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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的小说创作与卡夫卡的影响

王 福 和
( 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摘要:在余华的文学道路上，卡夫卡的影响显而易见。不但使他摆脱了川端康成的“束缚”，走
出了川端康成的“阴影”，还获得了艺术上的新生。然而，余华对卡夫卡的接受，并非自然科学
意义上的“克隆”，而是以一位中国作家的身份，脚踏中国文化的土壤，运用中国文化的审美心
理去阅读，去借鉴卡夫卡及其作品的。无论他的创作中流淌着多少卡夫卡的血液，但其作品都
是中国的，其笔下的每一段故事，每一个人物都属于这块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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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的文学生涯，如果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

影响不得不提的话，那么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影

响则举足轻重。因为他是余华在迷恋、学习、接受
和模仿川端康成数年后感到苦闷、感到迷惘、“感
到自己的灵魂越来越闭塞”①的时刻，在一次偶然
中出现在余华的阅读视野中。正是这偶然的邂
逅，使余华摆脱了川端康成的“束缚”，走出了川
端康城的“阴影”，获得了艺术上的新生:

1986 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
发现了卡夫卡②。卡夫卡在叙述形式上
的随心所欲把我吓了一跳。我心想，原
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③。……我想要是
这样写，我也能写，大师都能这样写，那

我也当然可以学习④。在我想象力和情
绪力日益枯竭的时候，……在我即将沦
为文学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在川端

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使我三年

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套写作法则在一夜

之间成了一堆破烂⑤。卡夫卡是一个解
放者，他解放了我的写作⑥。他给我带
来了自由，写作的自由⑦。

一、卡夫卡的孤独
20 世纪的西方文学，给我们留下了卡夫卡的
孤独身影。这个在窒息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犹太
人，在种族歧视的折磨下苦闷徘徊的漂泊者，在婚

姻爱情上屡遭不幸的落难者，在孱弱和多病中痛

苦挣扎的苟活者，用短暂的一生给 20 世纪的世界
文坛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迷: 他创作过不少作品，但

发表的却不是很多; 他写作过很多小说，但大多数

都没有写完。在流派林立的 20 世纪，评论家们试
图从多种角度解读他的作品，但都无法得出一致

的结论; 在“主义”繁多的 20 世纪，评论家们也试
图将其归入某个“主义”的行列，但大多无功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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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主义、荒诞派、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
义等似乎都与他有关联又关联不大。正是这没有
“主义”的主义，使其以独特的艺术魅力闪耀于 20
世纪的西方文坛。
“在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着: ‘我能够摧毁一
切障碍’; 在我的手仗上刻着: ‘一切障碍都能够
摧毁我。’”循着卡夫卡这段孤独、苦闷、悲观的名
言，我们走进他的文学世界，发现他的作品既有对

权威的恐惧: 如《判决》描写儿子在父亲的嘲弄
下，忍不住顶撞了父亲，就被霸道的父亲当场判处

投河淹死，进而冲出房门，投河自尽的悲剧。在强
烈的自传色彩中，展示出人与人之间巨大的隔阂。
又有对异化的描写: 如《变形记》描写一名旅行推
销员一觉醒来变成了一只甲虫，不但失去了工作，

而且成为家庭的累赘，最后在亲人和仆人的迫害

下凄惨死去的悲剧。揭露了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
系，表现了人的“异化”; 既有对暴行的揭露: 如
《在流放地》描写了一个士兵因为冒犯上司，被处
以死刑，执刑时动用了一架特别的行刑机器，让犯

人活活受了 12 小时的肉体折磨后才死去的悲剧。
对这种赤裸裸且不动声色地涂炭生灵的暴行给予

鞭挞。又有对未来的迷惘: 如《致科学院的报告》
描写了一个马戏团把一只从非洲捉来的猿猴驯化

成会说话的人的故事。这只猿猴被关在一只很窄
小的笼子里，站不直，也坐不下，非常难受，凌驾一

切之上的只有一个感觉: 没有出路。还流露出对
现实的恐惧: 如《地洞》描写了一只鼠类动物为了
保存自己，抵御大小动物的进攻，营造了一个既能

储存食物又有不同出口的地洞后，又寝食不安，犹

如大祸临头的故事，表现出底层“小人物”不可名
状的恐惧心理。
存在主义的影响，世纪末情绪的笼罩，孤独与

恐惧的折磨，荒诞和异化的包裹，使卡夫卡的创作

体现出浓郁的悲观情怀，形成了权威无法抗拒、障
碍无法克服、孤独无法忍受、真理无法寻求的“卡
夫卡式思想”。在卡夫卡的意识中，“城堡”就是
官僚化统治机构的写照，可见不可及的城堡，象征

着与大众之间横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卡夫
卡的世界中，每走一步都会遇到绊脚石，都会遇到

《美国》中卡尔的障碍、《审判》里 K 的障碍、以及
《城堡》中 K的障碍。在卡夫卡的笔下，每一个人
都处在《判决》中的格奥尔格、《美国》中的卡尔和
《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那样的孤独之中。而在
卡夫卡的感觉中，这个上上下下联成的“网络”世
界，完全用虚假维持着，毫无真实可言。《审判》
中的 K在临死前终于醒悟到: 世上有真理，但真
理可望而不可及。《城堡》中的 K 为了在村子落
个户口，竟耗尽毕生精力也未果。这些都验证了
卡夫卡那句无奈的话语:“目标只有一个，道路却
无一条。我们称为路者，乃踌躇也。”
卡夫卡就这样以寓言情调的小说，用荒诞下

的真实、怪诞象征的手法和强烈的自传色彩，为我
们描摹出一幅他所生活的那个梦魇般的世界。

二、余华的解放
对余华产生震撼性影响的是卡夫卡的短篇小

说《乡村医生》。因为就是从阅读这个短篇起，余
华决定摆脱川端康成，与这位日本老师说再见:

那个冬天的晚上我读到了卡夫卡的

《乡村医生》，这部作品给我终身难忘的
印象，就是自由对一个作家是多么重要。
小说里面有一匹马，那匹马太奇妙了，卡

夫卡完全不顾叙述上逻辑的要求，他想

让那匹马出现，它就出现，他不想让那匹

马出现，那匹马就没了①。他根本不作
任何铺垫。我突然发现写小说可以这么
自由，于是我就和川端康成再见了，我心

想我终于可以摆脱他了②。
短篇小说《乡村医生》写一位医生在狂风呼

啸、大雪纷飞的夜里要到十英里外的村子出急诊。
可是，他的马已经在头天晚上冻死了。就在他焦
虑万分的时候，一个马夫牵着马出现了，而且不由

分说地让他的马拉着医生瞬间就到达了目的地。
医生一边担心自己的女仆要被马夫欺侮，一边还

要给病人看病。其实，那个孩子根本没有病，但是
在孩子家人恳求的目光下，他又发现那孩子确实

有病，而且不可救药。而当医生乘坐马车离开时，
却发现自己永远回不了家了。只能“坐着尘世间

① 余华:《我的文学道路》，见《说话》，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 年版，第 78 页。

② 余华:《“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与作家杨绍武的谈话》，见吴义勤主编:《余华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年版，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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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车子，驾着非人间的马，到处流浪”。小说以真
实的情节开始，以荒诞的结尾告终，把现实与非现

实、合理与荒诞的情节融合在一起，酿成一种神秘
的气氛，犹如一篇梦幻者的记录，表现出生活在非

理性社会中的人的无奈。
在这个短篇中，卡夫卡不仅想让那匹马出现，

它就出现，而且想让那个孩子有病，他就有病，丝

毫不顾及故事的逻辑性和时空的合理性。日后的
创作中，卡夫卡还在《变形记》中想让人变成甲
虫，人就变成甲虫。这种“对一切客观秩序进行
无情颠覆的姿态，非常有效地帮助余华解决了叙

述形式上的种种障碍，使他面对任何一种客观存

在的秩序，终于自觉地产生了一种不信任感。这
种不信任感，说穿了，就是对一切客观时空的有效

瓦解和重新组合，……”①。于是，他开始使用一
种虚伪的形式写作。这种形式虽然背离了现实世
界提供给他的秩序和逻辑，却使他更自由地接近

了真实②。这种虚伪形式的第一次尝试就是短篇
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
如同卡夫卡的《乡村医生》一样，《十八岁出

门远行》的主人公也为第一人称“我”。遵从于父
命，十八岁的“我”开始出门认识外面的世界。
“我”从早晨走到黄昏，没有任何行动目标，搭上
一辆卡车朝来时的方向奔驰，“我”也毫不在意。
对“我”而言，前面是什么地方无关紧要，只要汽
车向前走就行。当汽车半路抛锚，当车上的苹果
遭人哄抢，当他为保护车上的苹果而被人打得遍

体鳞伤时，司机不但无动于衷，而且还同抢夺苹果

的人一道乘拖拉机逃去，把“我”一个人抛弃在荒
郊野外。故事情节的合理性，事件发展的逻辑性，
传统的人物性格的典型性等都被余华毫不留情地

予以颠覆。在“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不用去
考虑刊物怎么想，读者怎么想”③的宗旨下，现实
与虚幻、真实与荒诞在得到作家的瓦解后又得到
了重新组合。而主人公“我”一直想要落脚的那
个始终不知在何方、在何处的旅店，又使人想起卡
夫卡笔下那可望而不可及的“城堡”。
《西北风呼啸的中午》的主人公也是“我”: 正

在睡梦中的“我”被敲门声所惊醒，破门而入的陌
生汉子将“我”挟持到陌生的“朋友”家，不但要被
迫接受“朋友”死亡的现实，还要为“朋友”哭泣，
更要安慰“朋友”的母亲。一瞬间，从天上掉下来
“我”的一个“朋友”; 一瞬间，我的这个“朋友”死
了; 一瞬间，“我”要为“朋友”哭泣; 一瞬间，“我”
被“朋友”的母亲认作儿子; 一瞬间，“我”还要为
这个几乎没有感觉的老女人尽孝。在这个荒诞不
经的“一瞬间”，“我”没有选择地选择了被安排下
来的一切。“我到这儿来并非是我自愿，我是无
可奈何而来。尽管这个我根本没打算接纳的朋友
已经死了，可我仍没卸去心上的沉重。因为他的
母亲接替了他”④。就是说，虽然“朋友”死了，但
这个荒诞的故事还要继续。合理与不合理，理性
与非理性，选择与非选择，不禁使我们想起卡夫卡

的短篇小说《判决》中那个被父亲当场判决死刑
而别无选择地投河的自尽者格奥尔格。

三、影响的踪迹
在卡夫卡的世界里，生活着一群孤独的小人

物。他们是被一种无形的法则隔离于生活之外的
不幸的人。亲情也好，友情也罢; 亲人之间也好，
恋人之间也罢，都被这种无形的法则牢牢地掌控

着。《判决》中格奥尔格被生父宣判死刑;《美国》
中卡尔被双亲放逐异乡;《骑桶者》中“骑桶者”在
严寒之中被熟悉的煤店老板拒之门外; 《饥饿艺
术家》中的艺术家逆境中被冷落，死了也无人问
津。这种“在自己家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的
孤独，到了《变形记》中，以主人公格里高尔被家
人迫害至死达到了高峰。余华的中篇小说《四月
三日事件》描写主人公“他”在 18 岁生日那天找
到了生日之夜的主题: 无依无靠。因为“今天是
他的生日，谁也不知道。他的父母早已将此忘
掉”。“傍晚的时候，他没有看到啤酒，也没有看
到蛋糕。他与平常一样吃了晚饭 ”⑤。曾经的同
学与他擦肩而过，形同陌路。他急切地想告诉朋
友自己的生日，可他的到来却引来朋友的不快。
在父母的冷漠中，他感到孤独; 在朋友的疏远中，

① 洪治刚:《余华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49 页。

② 余华:《虚伪的作品》，见《余华作品集》( 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 278 页。
③ 余华、洪治纲:《火焰的秘密心脏》，见《余华研究资料》，洪治纲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6 页。

④ 余华:《西北风呼啸的中午》，见《余华作品集》( 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 15 页。

⑤ 余华:《四月三日事件》，见《余华作品集》( 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 1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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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感到陌生; 在众人的监视中，他感到恐惧。与此
同时，卡夫卡在小说《地洞》中所流露出来的那种
仿佛大祸临头，对现实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感也

时隐时现、亦真亦幻地出现“他”的脑海中，加剧
了这种孤独和恐惧心理的延续。
卡夫卡的心灵是孤寂的，他的小说却充满了

寓言色彩。在这似真似假和梦魇般的寓言中，读
者如同行走在迷宫之中，飘忽在梦幻之上: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
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

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稍稍抬起
了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

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几乎盖

不住肚子尖，都快滑下来了。比起诺大
的身躯来，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

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①。
小说一经开始就把读者带进一个虚实相融的

世界: 人是真实的，他叫格里高尔·萨姆沙。人的
行为是正常的，他刚刚在睡梦中醒来。然而，人的
形状却是非真实的，因为人不可能变成甲虫。不
仅如此，那铁甲般的脊背、舞动着的无数小细腿就
令人惊诧不已。一段现代世界的寓言故事，一个
由现代寓言所扮演的家庭悲剧就此拉开帷幕:

一九九〇年的某个夏日之夜，陌生

人在潮湿的寓所里拆阅了一份来历不明

的电报。然后，陌生人陷入了沉思的重
围。电文只有“速回”两个字，没有发报
人住址姓名。陌生人重温了几十年如烟
般往事之后，在错综复杂呈现的千万条

道路中，向其中一条露出了一丝微笑。
翌日清晨，陌生人漆黑的影子开始滑上

了这条蚯蚓般的道路②。
读罢《往事与刑罚》，人们好似走进了一个寓

言般神话色彩掩饰下的真实世界: 时间是具体的，

陌生人是模糊的; 电报是确切的，来历是不明的。
而充满了神秘色调的描述，尤其是滑上蚯蚓般道

路的漆黑的影子，则给故事蒙上一层怪诞的面纱。
既有卡夫卡寓言式小说的影子，又带有聊斋志异

般的鬼魅情调。好奇、怪异、恐惧，将读者一步步
引向小说的深处。

生活中的卡夫卡内向、怯懦，胆小怕事; 文学
中的卡夫卡孤独、迷惘，悲观失望。然而，这都没
有影响和阻挠这个孤独者对暴力的谴责和揭露。
《在流放地》描写一个流放地发明了一架处死犯
人的机器，这架机器要不停地在犯人身上翻来覆

去地刻字，整个程序要花费 12 个小时才能完成，
犯人要在机器上被痛苦地折磨 12 个小时才能死
去。负责行刑的军官在向旅行家介绍这架机器
时，不但津津乐道，而且不厌其烦地用审美的目光

欣赏着行刑的过程和每一个细节。而当旅行家决
定告发他时，那名军官竟脱光了衣服，躺在机器

上，自己操作开关，将自己处死。鲜血、死亡、暴
力，以血淋淋的形式和血淋淋的场景不加任何掩

饰地袒露在读者面前:

旅行家感到忧心忡忡; 机器显然快

要粉身碎骨了;它那静悄悄的操作只是

一种假象;他总感觉到自己该帮帮军官

的忙，因为军官再也管不了自己了。可
是滚动着的齿轮吸引了他全部的注意

力，他都忘了瞧瞧机器别的部分了; 这

时，最后一个齿轮既然总算离开了“设
计师”，他就赶快弯身到“耙子”上去，却
不料看到了一件新的、更糟心的没有料
到的事。原来“耙子”并没有在写字，却
只是在乱戳乱刺，“床”也没有把身体翻
过来转过去，却只是颤巍巍地把身体送

到针尖上去。……他伸出双手，可是这
时“耙子”叉住军官的身体升了起来，转
向一边，这本来是第十二个小时上才应

该发生的事。血流成了一百道小河，并
没有混杂着水，喷水的唧筒也失去了效

用。如今，最后一个动作也不能完成了，
身子没有从长长的针上落下来，它悬在

土坑的上空，不断地流血，却不掉下来。
“耙子”也想恢复原位，可是好象自己也
注意到没能摆脱负担，所以还是停在土

坑的上空。“来帮帮忙!”旅行家向那两
个人喊道，他自己已经抓住了军官的脚。
他想，他这边拉脚，那两个人在对面抱

头，这就可以慢慢地把军官从针上卸下

① 卡夫卡:《变形记》，见《卡夫卡短篇小说选》，孙坤荣选编，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 45 页。

② 余华:《往事与刑罚》，见《余华作品集》( 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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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可是那两人下不了决心过来; 犯人
甚至把身子转了过去; 旅行家不得不走

上前去强迫他们站到军官头部那儿去。
在这里，他几乎违背自己的意志看了看

死者的脸。面容一如生前，也没有什么
所谓罪恶得到赦免的痕迹。别人从机器
中所得到的，军官可没有得到。他的嘴
唇紧闭，眼睛大睁，神情与生前一模一

样，他的脸色是镇定而自信的，一根大铁

钉的尖端穿进了他的前额①。
余华认为: “《在流放地》清晰地展示了卡夫

卡叙述中伸展出去的枝叶，在对那架杀人机器细

致入微的描写里，这位作家表达出了和巴尔扎克

同样准确的现实感，……正是这些拥有了现实依
据的描述，才构造了卡夫卡故事的地基”②。因
此，余华便“从容地抛开事件之外的各种因素的
干扰，而以卡夫卡式的冷静和川端康成式的细节

描摹，精雕细刻地恢复暴力所带来的一切残忍景

象，无论是出于自虐、他虐，还是为了复仇、反抗，
在具体的叙述中，它们都通过极度的冷静获得全

方位的撕裂和展露”③。这其中，既有《往事与刑
罚》中对过去各种不同酷刑的描写，也有《现实一
种》中对血腥伤口的描摹; 既有《一九八六年》中
疯子幻觉中的血腥场面的展示，也有《古典爱情》
中肢解幼女的残忍镜头。伤口、杀人、被杀、暴力、
死亡、血腥，与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幻觉融汇在
一起，透过无序的情节、幻想与现实的时隐时现，
极具感官效应地凸现出来。比起卡夫卡小说中的
暴力和残忍，余华大有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

无边无际的人群正蜂拥而来，一把

砍刀将他们的脑袋纷纷削上天去，那些

头颅在半空中撞击起来，发出的无比的

声响，仿佛是巨雷在轰鸣。……与此同
时一把闪闪发亮的锯子出现了，飞快地

锯进了他们的腰部。那些无头的上身便
纷纷滚落在地，在地上沉重地翻动起来。

溢出的鲜血如一把刷子似的，刷出了一

道道鲜红的宽阔线条。……那些没有了
身体的双腿便在线条上盲目地行走，

……一只巨大的油锅此刻油气蒸腾。那
些尚是完整的人被下雨般地扔了进去，

油锅里响起了巨大的爆裂声，一些人体

象鱼跃出水面一样被炸了起来，又纷纷

掉落下去。他看到半空中的头颅已经全
部掉落在地了，在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
……而油锅里那些人体还在被炸上来。
他伸出手开始在剥那些还在走来的人的

皮了。就像撕下一张张贴在墙上的纸一
样，发出了一声声撕裂绸布般美妙无比

的声音。被剥去皮后，他们身上的脂肪
立刻鼓了出来，又耷拉了下去。……他
再将他们胸前的肌肉一把一把抓出来，

他便看到了那还在鼓动的肺。他专心地
拨开左肺，挨个看起了还在一张一缩的

心脏④。
余华对卡夫卡的接受，并非自然科学的“克

隆”。他是以一位中国作家的身份，脚踏中国文
化的土壤，运用中国文化的审美心理去借鉴卡夫

卡及其作品的。无论在他的创作中流淌着多少卡
夫卡的血液，但其作品都是中国的。其笔下的每
一段故事，每一个人物都属于这块黄土地。
关于西方文学的影响，余华有如下感言:

我知道我是在西方文学哺育下成长

起来的中国作家。我认为一个作家受到
别的作家的影响就像太阳和树木的关

系。树木接受阳光而成长，但树还是树，
是以树的方式成长而不会以阳光的方式

成长。所以当很多作家影响到某一位作
家时，只会使这个作家越来越像他自己，

而不会像其他作家⑤。这才是影响的真
正的意义。……卡夫卡使我更像余华
……⑥

( 下转第 44 页)

① 卡夫卡:《在流放地》，见《卡夫卡短篇小说选》，孙坤荣选编，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66-167 页。

② 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见《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集》，明天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2-13 页。

③ 洪治刚:《余华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63 页。

④ 余华:《一九八六年》，见《余华作品集》( 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 167-168 页。

⑤ 余华:《在悉尼作家节的演讲》，见《说话》，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24 页。

⑥ 余华:《我的文学道路》，见《说话》，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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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Integrated Translator Training Approach
Incorporating Classroom Instruction and Social Service

LIU Jiangang，ZHANG Lijuan
(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angzhou 310023，China)

Abstract:With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project of the Zhejiang Art Museum and the teaching reform
project of practice-based and task-driven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as the backdrops，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tegrated translation teaching approach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aching concepts and
practices，discussing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service into classroom instruction and the incorporation
of third-party appraisal into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student performance． Based on case studies，
the paper elaborates on how to enhance students’translation abilities from such aspects as basic lan-
guage skills，comprehension and diction，syntactic alteration and rendering of ST meaning，and
strategies like exegetic translation and gist translation to address cultural differences．

Keywords: classroom instruction; social service; integrated student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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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 Hua ’s Novel Creation and Kafka’s Influence

WANG Fuhe
( College of Humanities，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angzhou 310023，China)

Abstract: On the Yu Hua’s literature road，Kafka’s influence was obvious． It not only made him
get rid of Kawabata Yasunari’s shackles，and walked out of the shadow of Kawabata Yasunari，but
also acquired a new birth of art． However，Yu Hua’s acceptance of Kafka is not the clone of natural
science，but to a Chinese writer，pedal Chinese culture soil，with Chinese culture aesthetic psychol-
ogy to read，to learn from Kafka and his works． No matter how much his creation is flowing in the
blood of Kafka，his works are Chinese，and every story and each character in his works all belong to
the loess ground．

Keywords: Yu Hua; Kafka;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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